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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慧慧

龙山的清晨，是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当朝阳还在山那边缓
缓攀升时，群山之上的茫茫云海便开始了骚动。他们时而像嫦
娥挥动的白纱翩翩起舞，时而似波涛汹涌的大海滚滚而来。此
刻，在中铁十五局四公司苍巴高速公路二分部，刘力山、桂波、
景勇飞、吴敬宾 4 名测量人员，已经把测量仪器、矿泉水、方便
面、风油精放进越野车后背箱内，他们要去 20 公里外的天主庙
隧道洞口进行控制点复测。

“咱们赶个早，争取早点完成今天的复测任务，沿途道路崎
岖，大家相互照应，都细心一点。”刘力山发出指令。他是公司的
测量队长，大家公认的测量专家。就在越野车开动之际，景勇飞
从车窗探出脑袋高喊：“聂总，麻烦尽快给我们买一些蛇药。”聂
总名叫聂仕方，是项目安全总监，前几天有人反映，山上经常遇
到蛇，希望配备一些应急的蛇药，以备不时之需。

出了项目部，越野车扭头驶向一条盘山道，这是近两年才修
好的脱贫公路。仅两米多宽的硬化路，是散居龙山深处人家的
希望之路。道路两旁，树木茂密，浓荫蔽日，越野车发出低沉的
轰鸣，左旋右拐，向天主庙方向攀爬着。行进之中，一道石壁似
摩天大厦迎面压来，咄咄逼人。山巅之上密匝匝的树木，好似扣
在绝壁之上的巨大毡帽，黑黝黝的岩壁里蹿出一簇簇艳丽的花
朵。“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第一次随队参加测量
的景勇飞发出感慨。

“这算什么，天主庙隧道口的风光更美，山路上还有可能遇
到五颜六色的蛇。”看到陶醉于美景之中的景勇飞，已到过天主
庙隧道洞口两次的吴敬宾，侧目瞄了一眼小伙伴儿的表情。

“蛇？有啥了不起，不就是草丛中爬行的‘肉长虫’吗！”
“那好，一会儿你可不要被吓得叫出声来。”
“嘀嘀嘀……”越野车一个急刹，打断了俩人的对话。车上

的人不约而同抬起头，只见车前面一群鸭子正慢腾腾地走着，它
们可是附近山上人家的“钱袋子”。它们摇头摆尾，“嘎嘎”叫着，
偶尔遇到一只虫子，就瞪着眼睛、伸长脖子，互相争抢。

吴敬宾想下车把鸭子赶走，可是刚打开车门，才发现车轮边
沿就是树木丛生、深不见底的悬崖，他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关
好车门，拴好保险带！”司机一声怒吼，小吴急忙照办，大家只好
跟着“一步三回头”的鸭子们慢慢挪着车子。还好，在一个拐弯
处，这群鸭子下了盘山道，向一处白墙灰瓦的人家走去。

50 分钟后，越野车行驶到水泥路的尽头。大家迅速下车，
扛起仪器，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爬。山路上偶尔遇到背
着背篓赶集市的大叔大妈，侧身让路的同时，他们面露惊异，可
能是第一次遇到比他们还早的“赶山人”。大叔大妈背篓里装的
是早熟梨，一个个黄澄澄的，十分诱人。一问价格，对方回答：

“你们看着给就行。”景勇飞装了满满一安全帽，给了 10 元，大妈
说给的太多了，没有零钱找，为难之下，只好又给小景衣兜里塞
了几个。大妈没有料到一大早就有了生意，十分高兴，一再邀请
小伙子们去她家喝茶、“摆龙门阵”。

看到大妈下山的背影，4 名测量人员加快了上山的步伐。
他们清楚，早一天建成苍巴高速公路，就能给久居深山的村民们
早一天带来便捷。行进途中，桂波介绍说，他们承建的管段沿线
有 20 多个控制点，控制点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两公里。别看区区
两公里路程，往往需要走 1 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一路走
来，他们身上满是蚊虫叮咬和野草划破的疤痕。

到了山顶复测点，测量队员们打开 GPS，连接信号，定位测
量，记录数据，互有分工，忙而有序。

此刻，极目远望，远处的秦巴群山似乎更壮观、更巍峨。人在
山谷，常会感叹山高不可攀，登上山顶，瞬间使人感到“一览众山
小”的酣畅。千年之前，李白曾在此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的感叹，如今，铁建儿女正在峡谷绝壁间写就豪迈的精神颂歌。

一阵清风掠过，传来悠扬乐曲，侧耳细听，原来是当地广为
传唱的《幺妹住在十三寨》，欢快的曲调渗入心房：“幺妹我住在
十三寨嘛，隔山那个隔水又隔岩，树上喜鹊喳喳叫，蝴蝶双双落
花台，一壶罐罐茶，芳香醉人怀，一支山歌调，飘到云天外……”

山歌是从对面绿荫掩映的房子里飘出来的，小景风趣地说
道：“等这条高速公路修通了，幺妹出行也就方便了！”大家会心
一笑，扛起仪器，转身走向下一个复测点。阳光穿过枝叶，在他
们身上洒下点点金光。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四公司

太阳初上，云朵悠闲地在空中闲逛，邮局的绿色物流
车准时停靠。听到鸣笛，我飞奔过去，一沓沉甸甸的报纸
落在手上，倏地，千万条光束像是打翻了墨盒，墨香在院子
里流淌。

得益于在北京延庆参建冬奥会相关工程，《中国铁道
建筑报》的报纸总会在付梓后的第二天送达。两年间，我
习惯了一周三次的“取报之约”，爱上了隔夜亦浓烈的墨
香，这也成为我在工程之外的另一种守望。

拿在手上的报纸，带着编辑的辛苦，带着印刷机的余
热，带着一段段攻坚克难、凝聚人心、触及心灵的家国情
怀，是窗口，也是镜头，打开了一个个丰富而感人的世界。

初读报纸，只觉新奇。四个有限的版面，精炼的行行
铅字，将偌大个中国铁建展露眼底。全系统内的公司、项
目遍布祖国南北，高铁飞弛、公路顺达、楼宇雄美，党建引

领、工艺创新、责任践行，还有来自广大一线员工的涓涓心
事，图文并茂，维度多多，让读者有所学、有所思、有所悟。

爱上报纸后，就想着能上报。在我心里，这些铅字会
是筑路生涯的永恒印记，可以随墨香跨越千里，走到每一
位铁建人的眼前。哪怕是在报纸上的小小角落，能留下名
字也是无比幸运的。

起初，等待刊稿的日子漫长而焦急，取报的心情也变
得更加迫不及待。而每每翻阅未果后，我往往来不及失
落，便被精彩的稿件深深吸引，那些更为精简、细腻、优美
的文字，经过作者妙手生花，形成了吸人眼球又耐人寻味
的消息、通讯或散文，读罢，意犹未尽，受益匪浅。

有时，邮政小哥会对报纸内容产生兴趣，我也会向他
讲述铁建人的工作和生活。

在反复学习和训练写作技巧的日子里，我对铁建文化

品质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这支队伍从战火中走来，用热
血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如今，他们站在新时
代的潮头，继续履行着“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伟大使
命。他们扎根戈壁荒漠、深山密林、江河湖海、城区闹市，
与大国重器为伴，变天堑为通途，变荒芜为繁华，等车水马
龙、霓虹亮起，也许他们早已隐退，转战别处。

他们视故乡为远方，多了对岗位的坚守、对技术的钻
研、对工程的付出，少了对生活的享受、对家人的守护。他
们志在四方，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誓将“锦绣山河织上那
铁路网”。

如今，每次读报，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端坐桌前，铺
开报纸，在氤氲的墨香中开启一段段探索，将铁建人的故
事讲予大家听。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初次来到中铁十七局五公司天龙山公路项目那天，由于经过昨
夜瓢泼大雨的洗礼，工地上的空气格外清新，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
远处的高粱挺拔着身板，一切盎然。

唯独记得昨夜大雨的，是那一片泥土地。雨后的泥土变得松
软，大小不一的脚印不仅记录着所有勤奋工作的人往返的痕迹，还
潜藏着人们淡淡的乡愁。

在工地上，我留意到这样的一幕：远处正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挖
掘机的工人，上车前回头望了望一路的脚印，低头轻叹了一声后嘴
角又微微上扬。随后，他便跺了跺脚上的泥土，进入驾驶室，开始了
娴熟的工作。看到这一幕的我心中略感疑惑，等到那位工人结束阶
段性的工作后，我鼓起勇气跑上前，询问他为何对着脚印做出了微
妙的表情。他看了看我，有点害羞地挠了挠头说道：“想家了，今年
雨水多，也不知道家里是咋个样子。”烈日下的他，皮肤被晒得发亮，
我递给他一瓶水，他转过身用衣服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拧开瓶盖，
大口大口地喝着。

“俺家住农村，以前一下雨，我就特别喜欢踩泥巴，我妈总说我
老大不小了，还跟个孩子一样。”说着他又在泥地上左右摇摆着踩了
几下。看着他晃动的身姿，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近四十的人做出的
动作，俏皮又可爱。“去忙了。”他得到工班长的指示后匆忙说着，话
音刚落，他就“扎”进了车里。透过车窗，他挥手示意我离车远一点，
又朝我笑了笑。此刻，刚刚那条布满脚印的泥路，已经被交错的车
轮痕迹掩盖。

与工人小哥简短的交谈让我对那一排排一列列错综复杂的
车印、脚印有了不同的情感，深陷的脚印里原来藏着一个人对未
来的期许，蕴含着一个人对故乡的思念。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刚
才踩过的脚印，我想那就是他童年美好的记忆，也是对家乡深深
的思念。

挖掘机的声音又一次开始了轰鸣，我想起几年前在异乡上大学
时，有一次饭后与朋友对诗的那个夜晚，一句“但见新燕啄旧泥，谁
知游子思乡意”，道出了当时我与朋友对家乡的思念。现在想来，也
许对于漂泊在外的铁建人而言，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故乡，但都有着
同一颗思乡的心。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衣服的线挣开了，露出了一个鸡蛋大小的洞。我匆忙找寻针线，
准备修补衣服，结果第一针下去，就把自己的手指扎出了血，呆呆地看
着手中的针线，我忽然想到了母亲。

母亲虽没上过学，但聪明好学，擅长做针线活，是村里有名的
“巧手”。无论是织毛衣、缝鞋垫，还是做布鞋、裁衣服，母亲样样精
通，补个洞对她来说更是小菜一碟。用布尺简单量一量，用剪刀裁
剪两下，在缝纫机上忙碌一番，一件新衣服、一个新书包，或者是一
双布鞋、一个沙包便在母亲手中诞生了。小时候，我喜欢坐在缝纫
机旁看母亲做针线活，因为母亲总会给我一些惊喜。

爱玩的我经常爬山摘枣、下水摸鱼，所以老是把自己弄得脏兮
兮的，衣服被划个洞更是常有的事情，劳累一天的母亲总是不厌其
烦地帮我把衣服洗完后再仔细修补一番。

灯光下，母亲眼神专注，一针一线地将破洞的地方缝上。我也
特别乖巧，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像个犯错的小猫似地缠着母亲不
放，有时也会磕磕绊绊地背诵在学校里新学的诗歌。面对我拙劣的

“表演”，母亲有时也会佯怒地吓唬我：“你这孩子天天‘野’成这样，下
次可要自己缝衣服。”

时光流转，我渐渐长大，大学毕业后来到了中国铁建。由于工作原
因，我辗转多地，遇见不同的人，见识各异的风景。无论身在何方，始终都
有一根线牵着我的心，我知道，这根线便是母亲和我之间的羁绊。

还记得今年过年回家，刚到家时，母亲见我棉袄的肩膀处裂开
了，便顺势帮我脱掉，准备去里屋帮我把衣服缝好。好一会儿没见
母亲出来，我便进里屋找寻。只见熟悉的老式缝纫机前，头发半白
的母亲正专注地穿引着针线，可是线老是进不到针孔里，母亲只得
一遍遍重复，一次、两次、三次……执着的母亲甚至都没发现我是什
么时候进来的。

当母亲惊觉我在旁边看着时，尴尬地笑道：“最近感觉自己的眼
神越来越不好使了，连引个针线都不行了，本来还想趁着眼没花之
前多给你纳几双布鞋底、绣个十字绣给你结婚用呢，可眼睛一花就
做不动了……”

听着母亲的话语，回忆起母亲小时候为我做的针线活，我忍不
住心头一酸。这就是当年我那倔强的母亲呀，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纪
仍然放心不下我，甚至还因为不能为子女做得更多而感到愧疚。这
就是伟大的母亲呀，而我这个做子女的，对母亲的关心还远远不
够。想到这里，我的泪水一滴滴落下，也滴进了母亲心里。母亲顿
时被我吓得有点手足无措，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忙关切地问道：

“娃，哭啥呢？”我将母亲紧紧地揽在怀里，才发现母亲竟然如此瘦
弱，我心中愈发愧疚。

犹记得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名游子，
虽不能常陪伴母亲身边，但母亲始终是我最大的牵挂。一针一线总
关情，谢谢您，我的母亲！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五局五公司

独自骑行，“全副武装”，不在乎什么品牌的
摩托，只要能够载我安全出行，只要能带我到达想
去的地方，在村路、乡道、省道、国道，在田野里、山
林中穿行，去高山，去河边，去人迹罕至的沼泽。

不需要冬暖夏凉的小汽车，不是为了更节省
费用，只是为了感受那凛冽或者火热的风、梦幻或
者激情的雨。真实的感觉、真实的自己，一切都变
得美妙而生动，从内心迸发出游历大好河山的冲
动。行驶带来疾劲的风，呼呼地掠过耳旁，坚毅了我
的面容。摩托就是我的骏马，我策马扬鞭，它嘶吼奔
腾，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未来的渴望和激情。

不需要准备什么，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骏马在
旁，路在脚下，随时都是一次旅程，没有牵绊，没有依
恋，我享受着这份孤独而美丽的旅行。尘世的喧嚣已
被疾风带走，我只凝视前方的路，享受在风中的自由。

不需要别人知晓，也不需要别人认同，山间的
花朵像我心仪的佳人，我为她驻足留步，尽情拍
照；高耸的大树是我的朋友，我和它合影留念。每

一处风景哪怕再小，都不会雷同；每一处风景即便
再美，都只是欣赏，而不会拥有。

骑上骏马，我顿觉踌躇满志、壮志填膺，不是为了
那虚无的功名利禄，只是为了内心涌动的激情，为了
那遥远的地方、深邃的天空，去探索那未知的一切。

没有什么可以去修饰的，世界广袤无边，而我
去过的地方似乎没有万分之一。这就足够了，每
一次与大自然的接触，都让我感受到了新鲜的空
气，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天空。

就孤芳自恋吧，如若在古时，我希望自己是一
个无名侠客，瘦高健硕的身影，冷静、犀利、睿智，
骑着黑马、身背长刀、衣袂飘摇，手起刀落，可以斩
断一切的痛苦烦恼，赢得简单从容。

骑上摩托，去想要去的地方，其他的事就任由
缘来缘去吧，不论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雪雨，我有
一匹骏马，可以载着我四处旅行，我依然是创造风
的少年，在无数条路上，我独自骑行。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电气化公司

我认识一位老铁道兵前辈，20 世纪 70 年代，他随部
队在大兴安岭修建森林铁路，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几十
年来，他一直珍藏着这枚军功章。每到“八一”建军节，
他都把军功章戴在胸前，自豪地说：“我永远是一名光荣
的铁道兵战士。”

他又一次向我讲起了当年在大兴安岭修铁路的故
事。那时候，他们的连队驻扎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原始森
林，一顶顶白色的棉帐篷就支在雪地里。大兴安岭被称
为“高寒禁区”，冬天的气温低到零下 40 多度，皑皑白雪
覆盖着每一座山峰，樟子松、落叶松一眼望不到边，是名
副其实的林海雪原。

大兴安岭的冬天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火车没有汽
车快，汽车要用拖拉机拽；厕所搭得像戏台，男的女的辨
不开。”恶劣的气候，使铁路建设格外艰难，铁道兵奉命
挺进大兴安岭，修建森林铁路。为了战胜严寒，连队的
每顶帐篷里都搭建了“地火龙”，就是在帐篷外边搭一
个火炉，把长长的烟筒横着建在帐篷里，再从另一头把
烟筒伸出去。炉子点火后，烟火会从帐篷“地火龙”里
转一圈冒出去，这样帐篷里就暖和了。住的问题解决
了，如何获得饮用水还是个难题。天寒地冻，根本没有
办法打井，怎么办？每天早上，连长就会带着战士们到

冰河里刨冰块儿，大家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地扛着往回
走，送到炊事班烧火化成水。就这样，铁道兵在大兴安
岭扎下了根。

大兴安岭封冻期长，每年铁路施工的工期很短。冬
天不能进行土石方开挖，主要任务就是把路基上面的树
木伐掉，当时称作伐“道引”。伐树的时候，为了保证安
全必须喊着号子。冬天把“道引”开出来，春暖花开的时
候他们就开始施工了。如果在南方施工，直接用推土机
就行了，但是大兴安岭不行，即使到了夏天，冻土常年不
化，一米以下的土也是“永冻层”。这时候，土石方也需
要爆破施工，茫茫的林海深处，每天都能听到“隆隆”的
开山炮声。

春天的大兴安岭很美，森林郁郁葱葱，漫山的野花
绚丽多姿。但这时候，冬眠醒来的狗熊可能会伤人，所
以战士们进树林都是要带枪的。有一天，司务长带着小
炊事员去河里捞鱼，他们遇到了一只狗熊。这只熊龇牙
咧嘴地扑来，司务长急忙掏出手枪，然后对小炊事员说：

“你赶紧跑回连队报告，我把狗熊引开！”他大声呼喊着，
狗熊听到喊声果然朝他扑去。小炊事员赶紧跑回连队
把险情报告连长。我认识的这位老前辈当时是一排副
排长，连长命令他带领两名战士去救司务长。他赶紧带

上两名战士，提上半自动步枪，跟着小炊事员跑步到了
出事地点。看见司务长在树上紧张地站着，那只狗熊正
拼命地啃树，他们三人立即举起枪向远处“嘭嘭嘭”地开
了三枪，把狗熊吓跑了。

铁道兵在大兴安岭除了修铁路以外，还担负着森林
灭火的职责，俗称“上山打火”。有一年，大兴安岭东部
发生了山火，前辈他们连队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乘车
向火场奔去。到了火场，连长命令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
到附近的山包灭火。大火烤得他们的脸通红，但大家全
然不顾。有一棵 20 多米高的落叶松树顶部着了火，前辈
就指着那棵着火的树，命令二班长灭火。二班长把斧子
插在腰上，立刻爬到了那棵树上，挥斧把着火的树枝砍
掉，但是没想到危险却围上了他们。由于风势突变，一
股山火把他们团团围住。前辈急中生智，果断做出决
定，让战士们迅速解开背包绳，把被子盖在头上挡住全
身，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冲出了火线。这次上山打火，老
前辈荣立了三等功。

虽然 50 多年过去了，前辈说当年在林海雪原艰苦奋
斗修铁路的经历，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枚军功章也会伴
随他的一生。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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